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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与时维新

一  桑治平寄重望于张家二公子

    奕訢的复出,没有给大清帝国的政局以丝毫扭转。百年腐

败已经将国势置于危险的巅峰,它以人力不可阻挡的趋势急速

滚向灾难的深谷。躲在威海卫海港的北洋舰队剩余的二十多艘

战舰,几乎在一夜之间被日本的联合舰队全部摧毁。北洋舰队

翼长刘步蟾自杀。北洋水师衙门所在地刘公岛被日军团团围

住。提督丁汝昌万般无奈,只得以自杀谢天下,剩下的军舰、炮

台及一切军事器械全部落入敌手。以北洋水师衙门的被占、提

督殉国为标志,李鸿章苦心经营二十多年、耗资千万两银子的北

洋海军,已向国人宣告彻底覆亡。作为海军的核心和灵魂,北洋

水师的这个下场,也向世人表明,大清国海军已接近全线崩溃。

湘军宿将刘坤一和他所节制的关外六万湘军,也抖不起半点往

日的威风,不仅关外军事毫无起色,而且仅仅只六天之内便连失

中庄、营口、田庄台等战略要地。在日本陆军强大的炮火和锋利

的武士刀面前,当年耀武扬威的湖湘子弟犹如雪人儿见了太阳

似的,立即消融化解,溃不成军。湘军的神话从此扫地以尽。

    海陆两军全面失败的残酷事实,击破青年光绪、帝师翁同龢



以及朝中那些强烈主战者的幻想及其虚骄侥幸等种种心态,也

坚定了慈禧、奕訢等人的求和选择。奕訢请求美国公使田贝出

面调停。在日本天皇颁发进犯中国的敕书中,本就明确地标明

了战争的前后两期。前期的目的是摧毁中国的海军,震动渤海

湾,至于打下北京,占领全中国,那是后期的目标。日本鉴于前

期目标已达到,遂卖了个人情给美国,接受求和的调停。于是,

就有了李鸿章代表朝廷所签订的《马关条约》。这个条约不仅令

中国蒙受极大耻辱和损失,也让李鸿章背上了万世不能卸掉的

黑锅。中国被迫赔偿军费银二亿两,相当于全国全年财政总收

入的两倍多。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割让辽东半岛、澎湖列岛

和台湾岛。辽东半岛的割让引起俄、德、法三国的不满,在三国

的干涉下,中国又以三千万两银子的代价赎回,作为回报,又违

心地同意俄、德、法三国在此半岛上租借军港,修筑铁路,开采矿

山的特权。

    犹如天崩地震,日亡月殁,又好比昆仑倾圮,黄河倒流,《马

关条约》的签订,对大清王国、对中华民族的打击和震动是史无

前例、惨痛无比的。

    它让大部分中国人深感愤恨,既愤恨这个东洋鬼子的凶残

贪婪,又愤恨朝廷的无能软弱,最后又把这种愤恨几乎全集中在

李鸿章一个人的身上,众口一辞骂他汉奸。昔日红得发紫的一

代雄杰,如今落到通国不容的地步。他被革去一切实职,只留下

一个文华殿大学士的虚衔,龟缩在贤良寺里,忧郁孤独,门可罗

雀。《马关条约》也让不少中国人深感失望,隔海相望的蕞尔小

国,历史上从来都是在堂堂大中国的面前低一截矮一头,现在居

然可以称王称霸,欲将中国拼入它的版图,可见中国如今腐朽到

何等地步!人口虽多,却一盘散沙;军队虽多,却形同乌合。许

多人在摇头叹息,在自哀自怜:中国的命运不知将伊于胡底!也



有少数强悍者,他们将失望化为怨恨,怨恨慈禧、光绪为首的整

个满洲政权。他们认为都是这些关外来的满洲人将中国弄得如

此一塌糊涂,使本来辉煌的中华文明蒙羞含垢,所有罪责应由满

洲人来承担。自从明崇祯甲申年北京沦落之后,中国实际上已

经亡国,中国人至今已做了二百多年的亡国奴,只有驱逐胡虏,

才有中国的复兴。他们在暗中结社立会,集聚力量,寻找机会,

以四十年前的洪秀全、杨秀清为榜样,揭竿起事,光复汉室。《马

关条约》也让不少中国人开始对国家的现状和未来作深入的思

索。思索给他们最大的启发是:国家之所以如此受辱,其原盖出

于弱,要使由弱到强,除加速发展以军事为主要内容的自强事业

外,还要对有碍于自强的各种陈规陋习,乃至律令法则作相应的

改变。这一批人多为士林中的热血青年和官场中颇思作为的开

明派。张之洞属于这一种人,并因他的地位和办洋务的业绩,成

了他们中众望所归的首领。

    中国和日本发生冲突以后,张之洞一秉当年清流本性,态度

强硬,力主以牙还牙,并主动为朝廷出谋画策,运筹帷幄。高陛

号运兵船被日军击沉后,其中有五个英国人为此丧生。张之洞

向朝廷建议,联合英国一起来谴责日军的暴行。在战争进行过

程中,他多次致电李鸿章,向他提出自己的军事建议。威海失手

后,他甚至电商自己的老部下现已升为台湾巡抚的唐景崧,请他

趁眼下日本国内空虚,派一支舰队奇袭日本本土。可惜,张之洞

的这些努力均未奏效,事态的恶化,令他忧虑万分。

    在李鸿章赴马关与日本商谈条约时,张之洞多次电奏朝廷,

认为日本的条件太苛刻,对此万不可答应,否则中国将从此不能

自立。不如拿这些银子购兵舰、募洋将,与倭寇决一死战。条约

签订后,他又致电唐景崧和不久前奉命赴台筹办台湾防务的南

澳镇总兵刘永福,要他们利用台湾绅民反对割台的民气,拖延交



割,以便尽最后的努力,争取国际干涉,不让台湾从祖国的领土

中分割出去。然而,张之洞的这一切努力也都白费了。尤其令

他痛心的是,在此生死存亡之际,他曾寄与重望的唐景崧与过去

的战友反目,为着个人的权力名位而明争暗斗,不能合作对敌。

经过一番反抗、抵御后,唐、刘二人先后渡海回归大陆,台湾被日

本强行占领了。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占领便是整整的五十年。

    痛定思痛,张之洞认定自强种种,首在强军。受命署理两江

后所办的第一件大事,便是组建一支军队,他亲自将这支军队命

名自强军。自强军共有前队八营,炮队二营,马队二营,工程队

一营,共计近三千人。自强军聘请德国军官为教练,依照德国陆

军的操典予以训练。它的区分兵种及各营统一于总指挥的特

点,迥异于过去的湘淮军,使之成为一支朝野瞩目的新型军队。

建军的同时,他又在江宁创建一所陆军学堂,以便为自强军培养

既懂军事又懂外语的新式军官。

    看着自强军在一天天长进,张之洞心里高兴。他设想今后

还可以在湖北也筹建一支类似的军队。这天晚饭后,随他前来

江宁的老友兼亲家桑治平,约他到自己的房里说话。

    桑治平寓居督署的房间,在衙门西北角上。三十多年前的

两江总督衙门,正是与京师紫禁城拥有同等政治地位的天王府。

天王洪秀全请干王洪仁玕依照在香港所见的洋人教堂的样式,

为他修造一座小型拜上帝会教堂。这座洋式教堂在王府西北

角,全用花岗岩砌就,窗棂上装的是当时最为时髦的彩色玻璃。

房顶做成尖尖的塔状,上面有一个铁制的大十字架。上下两层,

除开一楼大厅外,楼上楼下共有六个大小单间。这里人迹少,极

为安静,洪秀全常在这里做礼拜,读《圣经》。住在这里,他有一

种与天父天兄直接对话的感觉。他说的话,天父天兄都能听到。

恍恍惚惚中,他也常见天父天兄在向他指示方略,赐予智慧。天



王还常常在这里写诗作文,修改增补他的《御制诗文集》。有时,

他看中哪个漂亮的女官,也会带到这里来幽会,为的是回避他众

多的王娘和进府来请示机宜的列王天将们。

    同治三年六月,湘军吉字营的一把大火,将天王府几乎焚烧

殆尽,这座小教堂因为地处偏僻又是岩石建成而幸存。曾国藩

将江督衙门从安庆迁回此地后,有人曾建议将这座建筑拆毁,曾

国藩制止了。他说一座好好的房子,拆了可惜,留下还可以住

人。他只叫人将尖塔和十字架拆掉,因为那是邪教的象征,代之

以中国传统的人字形屋顶。也叫人将彩色玻璃取下,那是迷人

心性的艳色,代之以中国传统的灰白皮纸。经过改造后的这所

房屋,既舒适好用,又平实素朴,曾国藩便将之作为高等驿馆看

待,专门接待来两江的朝中贵客。平时无人来则锁起。他自己

仍守着湘乡农人似的简朴生活,这座驿馆他一夜也没住过。曾

国藩的这个传统一直沿袭下来。数十年来,历任江督都没改变

它。桑治平随着张之洞来到江宁后,为着对老友的礼遇,张之洞

将他安置在这座署中驿馆里。柴氏夫人半年前过世了,他一人

独居。来到江宁后,张之洞给他派了两个仆役,与他同住驿馆,

以便随时照顾。

    平时,桑治平都过来,与张之洞和大家一起在署中会议厅或

书房里议事,这次为何将他请到自己的寓所来呢?在二楼的一

间小房子里,落座后,张之洞笑着问:“仲子兄,你叫我到这里来

做什么?莫非你在这里发现了当年洪秀全的遗物,叫我来悄悄

欣赏?”

    桑治平也笑了,说:“要有长毛遗物,也早叫人搜走了,还轮

得到我?”

    仆役献上茶后,桑治平叫他们不要再上楼了,他要和总督商

谈要事。



    “有一桩事,我事前没有和你商量,自作主张地办了,现在来

向你请罪。”

    “什么事?”张之洞一时摸不着头脑。

    “两个月前,我私自要江宁陆军学堂派两个机敏的学生到天

津出了一趟差,前几天回来了。”

    “到天津去做什么?”

    “到天津小站去实地考察一下定武军的训练情况。”

    “我以为什么大事!”张之洞莞尔一笑。“这算什么,你不要

神神秘秘的,事先告诉我也无妨。”

    “我如先告诉你,你一定会说,那有什么可考察的,袁世凯那

小子乳臭未干,他能有什么好招。”

    “你料定我一定会这样说?”

    “你一定会这样说!”

    “真的是深知我心!”

    二人相视大笑起来。

    “你为什么对袁世凯和他的定武军这样感兴趣?”笑完之后,

张之洞郑重其事地问。

    “香涛兄,这个袁世凯,我已注意多时了。听许多人讲,袁世

凯有过人的胆识、气魄和才干,他把武定军训练得有声有色,本

想亲自去看看,但我去反而不如陆军学堂的年轻人方便,于是让

他们去先瞧瞧。听了他们回来的禀报后,我有些想法,所以请你

来这个偏地方好好谈谈。”

    看窗外,已正夜色四合了。桑治平起身,将窗帘拉上,室内

的西洋玻璃罩大煤油灯光,显得更加明亮而柔和。

    去年海战爆发前夕,袁世凯一连二十余通电报请求朝廷增

兵朝鲜,但未得一字回音。袁世凯于失望愤慨中私自离开朝鲜

回国,向李鸿章哭诉朝鲜局势危在旦夕的实情。李鸿章无力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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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朝鲜的政局,却赏识这位昔日战友的后代的清醒头脑。他为

袁世凯担当“私自回国”的责任,向朝廷举荐这个青年才俊。朝

廷没有指责袁世凯的擅离职守,比照商务代办的品级,给了他一

个浙江温处道道员的官职。但袁世凯不想去浙江,在京城里磨

蹭着,等待别的机会。袁世凯的运气好,一个绝好机遇果真让他

等到了。一年前属于洋务派系的广西按察使胡燏芬被委以重

任,来到天津小站,招募训练新式陆军——定武军,这时他又奉

命调任津芦铁路的督办,于是定武军军务处督办一职空缺。袁

世凯看中了这个缺。定武军属洋务范畴,李鸿章是全国洋务的

总头领,定武军训练场地在天津小站,属于直隶地面,李鸿章是

直隶总督。毫无疑义,对于这支军队,李鸿章异常重视,并握有

很大的发言权。于是,袁世凯便向李鸿章请求不去浙江而补这

个缺。

    李鸿章仔细听取了袁世凯的陈述,面容凝重目光深邃地盯

着即将束装就道的温处道员。此人在朝鲜十年,几次平定危局,

训练士卒,吃苦耐劳,尤其是极有政治头脑,有预见,判事明晰。

十年来,他实际上充当了中国在朝鲜的发言人。此人今年尚只

三十五六岁,宽肩厚胸,两腿粗短,正是所谓主富贵的五短身材。

特别是那两只眼睛,圆大乌亮,精气四溢,显示出远过常人的机

灵和精神。袁家上两代与淮系渊源甚深,可以将他当作淮系后

起之秀来培植。李鸿章拍了拍袁世凯肩膀,微笑着说:“慰廷,你

就准备去补胡燏芬的缺吧。只是到了小站要好好地去干,把定

武军训练好,莫给父祖辈丢脸,老夫将寄厚望于你!”

    一个月后,袁世凯果然奉旨改派小站定武军军务督办处。

出身兵家有过十年行伍经历的袁世凯,深知乱世军队的重要。

他一到小站,便把定武军视作自己的性命之所在,以百倍于大清

寻常带兵将领的激情,投入到军务之中。



    袁世凯到小站不久,定武军的面貌便大有起色。军营号角

嘹亮,甲胄鲜明,纪律严格,令行禁止。从将官到士兵,训练时吃

苦耐劳,认真负责,直把操场当沙场;不训练时,识字读书,听报

告,开演讲会,军营如同学堂。尤其一事他做得最为大胆:原先

一千五百人的定武军,半年之后扩大为七千五百人。先前最不

起眼的小站,因定武军而弄得名声大噪,引起朝野内外、四面八

方的注意,也因此引起了桑治平的注意。

    “香涛兄,陆军学堂两个学生在小站住了半个月,受到他们

很热情的接待,听了他们回来后讲的所见所闻,我有一些想法。

我隐隐约约觉得,这个从朝鲜回来的年轻人,不可小觑,他和他

的定武军或许有可能成事。”

    “是吗?”张之洞的嘴角边微露冷笑。“我听说袁世凯这家伙

是个惹是生非的人。他在朝鲜仗势坐大,不把朝鲜君臣看在眼

里。也不把日本看在眼里,这次战争的爆发,有人讲袁世凯负有

重大责任,是他激怒了日本人,也得罪朝鲜君臣,把他们推到了

日本人那边。”

    “这些人说的也可能不无道理,袁世凯或许应该负有某些责

任。我们今天不谈这些,我只是觉得袁世凯不是平庸之辈。实

在地说,大清官场惹是生非的人并不多,今天官场太多的是平平

淡淡、庸碌无为的官吏。它窒息了生机,加重了衰落,这其实更

为可怕,更值得忧虑。”

    张之洞当然不是一个喜欢平庸的人,他也多次听人夸奖过

袁世凯。只是袁世凯没有两榜功名,走的这条发迹之路又不是

他心目中的成功大道,说到底,只是不喜欢袁这个人而已。

    张之洞说:“当今官场多平庸,你这话说到点子上了。只是

袁世凯这个人并没有什么特别过人之处,你为什么对他期许这

样高?定武军将有可能成事,我们自强军今后就不能成事吗?”



    桑治平笑了笑说:“我今夜特为和你谈谈定武军,正是为了

让我们的自强军今后能成大事。”

    他收起笑容,面容肃穆地说:“我在隐居古北口的时候,曾花

气力研究过历史上的军队。从历朝历代的常规兵制到战争爆发

时的临时调遣,从史书上的重大战役到著名的军事将领,尤其是

近期的八旗、绿营、湘军、淮军,我都曾对他们倾注过很大的兴

趣。这样地研究过后,我有一个认识:凡是能成大事能建奇功的

军队,都是统帅个人的私家部队,而不是朝廷的官军。从古时的

杨家将、岳家军到现在的湘军、淮军,都可证实我的这个看法。

香涛兄,你想过没有,三十年前,建立功勋时的湘淮军,实际上就

是曾家军、李家军。”

    初听起来这是十足的离经叛道,细想起来却又不无道理。

张之洞不露声色地盯着这位一直在辅佐自己却不愿接受任何官

职的老友兼亲家,全神贯注地听他说下去。

    “我隐隐地感觉到,袁世凯走的是这条路子,也就是说,朝廷

的定武军正在被他利用,将慢慢变成袁家军。”

    张之洞心里微微怔了一下,问:“你有证据吗?凭什么说定

武军将会变成袁家军呢?”

    “眼下证据还不够,凭那两个学生半个月的观察,不足以构

成凭据。不过,这个是次要的。他袁世凯今后能不能达到这一

点,且摆在一边,我以为,他若是有心人,应该这样做,要利用这

个大好的机会,来做这件事。”

    张之洞似乎听出点名堂来了,他沉住气,再听下去。

    “当年我在古北口的时候,村子里的农夫平素务农,冬日里

则赶山追兽做猎人。我有一个猎人朋友,他跟我说过这样的话。

他说猎人靠的是猎犬。猎犬的作用,平时追赶野兽,危急时则能

救援主人,通常的猎人都买未成年的良犬来训育。但他家里却



是从自家众多母狗所生的狗崽中,挑选好的来培育,故他家的猎

犬比别人家的猎犬更忠心,更护主。这个猎人朋友说的其实是

一个很简单的道理:自家的亲,别人的疏。”

    桑治平喝了一口茶后,继续说:“这个道理也适用于带兵上。

带现有的兵,如同养半大的狗,带自己从无到有组建的军营,好

比养自家生的狗,其间是大不相同的。但带兵与养狗又有大不

相同之处。家生狗谁家都可以养,但自己组建军队,朝廷决不会

允许。非常时期虽可例外,但粮饷的筹集却又大不容易。现在

打着朝廷的名义招兵买马,户部解饷,各省供粮,岂不是天赐良

机?袁世凯的聪明就在这里,利用这个机会,扩大定武军,同时

也就彻底改组了定武军,这支军队实际上是他的家养犬了。他

之所以把全副心思投进去,不是他特别的忠诚、特别地要报效朝

廷,他是为他自己在做事。你还记得那年广武军二百名军官随

船到武昌的事吗?”

    “怎么不记得!”张之洞说,“为此还招来一道指摘的上谕。

只是后来全力办铁政去了,顾不上办湖北新军,这批人也没好好

用。”

    “不瞒你说,我当时就藏有远图,只是未向你挑明罢了。六

年过去了,那批军官已满身暮气,不能有所指望了。”

    桑治平在心里叹了一口气,颇为当年的“远图”未酬而遗憾。

张之洞瞪大眼睛看着,等待他的下文。

    桑治平压低嗓音:“我们大清国,其实从嘉庆年间开始,就进

入了乱世。乱世中靠的什么,就是靠军队,有军队就有名位事

业,无军队,则头上的乌纱帽总提在别人的手里。曾国藩当年在

江西处于进退维谷的场面,借奔父丧来摆脱困境,但朝廷为什么

在守丧仅一年便又叫他复出呢?不是因为他会打仗,而是因为

湘军是他的。朝廷起复他,不是看重他曾某一个人,而是看重他



手下的十几万湘军。李鸿章为什么能长保富贵尊荣,普天下的

清流都骂不倒他,就是因为他手里有一支从淮军转化过来的北

洋水陆两支军队。同时代对付长毛的,如袁世凯的叔祖袁甲三

为什么四处流动,一事无成,就是因为他手下的军队,不是家生

而是抱来的犬。袁世凯正是吸取了他袁家的祖训,改弦易辙,走

曾、李的成功之路。”

    张之洞听了这一番话后,终于忍不住了:“仲子兄,我明白了

你的意思,你是不是要我借着这个好机会,把自强军办成张某人

家养的猎犬——张家军?”

    “香涛兄,”桑治平面色庄重地说,“我知道,以我们之间十多

年的相知和今日的关系,我说的话即便你不赞同甚或反对,都不

会怀疑我的用心。”

    “这是自然的。”张之洞平静地点了点头。

    “那我跟你说几句或许你听了不大顺耳的话。”桑治平有意

停了一下,望了一眼坐在对面的儿女亲家,见他在凝神听着,便

认真说下去,“自从甲申年来,你致力于洋务事业,将中国徐图自

强的希望寄托在你所办的那些洋务局厂上。你的用心很好,为

此花费的精力也很令人钦佩,并且已见成效。但说句实在话,里

面的问题很多,有人甚至悲观地认为,不要说难以让中国自强,

就连这批局厂本身能办得多久都还成问题。”

    张之洞不以为然地说:“这些个话,我也风闻过。但既想要

办大事,又想不要听到反对的话,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何况洋务

这种自古以来所没办的大事。总不能因有人怀疑,我们就不办

了。”

    “不是这个意思,我一向都全力支持你办洋务局厂。问题不

少也是事实,这桩事今后可以请蔡锡勇、念礽等人来细细商讨,

我今夜也不跟你谈这码事。我是说你办局厂是对的,但局势有



可能不会让你顺利办下去。”

    张之洞盯着桑治平问: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干脆说白吧!”桑治平略作停顿后蹦出一句硬邦邦的话来。

“依我看,局势极不安宁,说不定更大的混乱就要出现。今年春

天京师的公车上书,在全国官场士林引起了很大的震撼,朝廷失

去威信,民心浮动,这是大乱将至的征兆啊!”

    桑治平所说的公车上书,是指的今年春闱前夕,在京应会试

的各省举子,听说李鸿章在马关与日本人签订了割地赔款的条

约后,群情激愤,在广东举子康有为、梁启超的带领下,一千多名

举人集会抗议,又一起来到都察院请代为递交上奏朝廷的万言

书,请求朝廷拒绝承认这个卖国的条约。千余公车联名上书,是

史无记载的大事。这一事件很快便由京师传遍全国各地,激荡

了一股从上到下、从官场到市井的久违的爱国正气,身处江宁的

两江总督张之洞怎能不知?当年的清流砥柱是从心底里同情这

批公车的热血之举的。不过,他并没有将此与大乱将至联系起

来。

    张之洞皱着眉毛问了一句:“有这么严重吗?”

    “我看差不多。”桑治平肯定地说,“大乱来到的时候,局厂还

能办下去吗?你再想办也没法办啊,到那时真正管用的是军队。

有兵,才可以平乱;带兵的人,才是国家的主心骨。但愿不再有

长毛、捻子的事出现,如果万一出现这种不幸的局面,我不希望

看到袁世凯和他的定武军独占风光,我盼望你能做当年的曾国

藩、李鸿章,自强军就是昔日的湘军、淮军。”

    “你是叫我不要做别的事情了,就像过去的曾国藩,现在的

袁世凯一样,全副心思来办自强军?”

    桑治平慢慢地说:“我想,你也可以这样去做,把洋务交给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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